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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危机及前景 

  
董漫远 

 

【内容提要】叙利亚是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国家，长期高举反以、

反美旗帜，与伊朗结为战略同盟，与埃及、沙特、土耳其等地区大国有宿

怨，致力于争夺阿拉伯世界领袖地位，在中东地区发挥着独特作用。目前

的叙利亚危机构成西亚北非动荡的组成部分，并将对中东格局、力量对比、

阿拉伯世界发展前景、域外大国角逐态势等产生重要影响。推翻巴沙尔政

权是美国既定目标，可能实现，但叙利亚的动荡将长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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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叙利亚战略作用重要 

 

叙利亚位于亚洲大陆西部，地中海东岸，分别与土耳其、伊拉克、约

旦、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毗邻，面积 18.5 万平方公里，人口 2220

万（2011 年），
①
是阿拉伯世界古代文明摇篮之一。公元前 16 世纪，乌加利

特王国（Ugarit）就创造了楔形文字。公元前 9 世纪出现农耕文明。公元

前 4 世纪发轫“建筑革命”，出现中东地区最庞大的城廓、庙宇和宫殿群落。

公元前 3 世纪至 2 世纪，叙利亚出现奴隶制城邦国家，主要居民是两河流

                                                        
① 参见外交部网站“叙利亚国家概况”（最近更新时间：2012 年 6 月），http://www.fmpr
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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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闪米特人（Semite），与阿拉伯半岛的原始居民同宗同族。闪米特人勤

劳智慧，使古叙利亚王国的商业、造船业和航海业驰名地中海。因叙利亚

美丽富饶，扼东地中海战略要冲，故引发列强争夺。亚述、新巴比伦、波

斯、马其顿、罗马、拜占庭等帝国先后统治过叙利亚。 

公元 633—638 年，伊斯兰教首任哈里发阿布·拜克尔发动征服叙利亚

的战争，剿灭拜占庭帝国守军，迫使原住民皈依伊斯兰教。公元 661 年，

麦加古莱氏部落首领穆阿维叶在叙利亚建立倭马亚王朝（Umayyad 

Caliphate），定都大马士革，中国史书称为“白衣大食”。公元 750 年，倭

马亚王朝被阿巴斯王朝推翻，叙利亚沦为阿巴斯王朝领地。1175 年，库尔

德政治家和战略家萨拉丁（Saladin）率军占领叙利亚，将阿尤布王朝扩展

为萨拉丁帝国，首都大马士革，并于 1192 年挫败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517

年，叙利亚被奥斯曼帝国征服，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从 1918 年 10

月至 1920 年 7 月，麦加酋长谢里夫·侯赛因趁奥斯曼帝国对中东的统治土

崩瓦解之时，派其三子费萨尔（Faisal bin Hussein）进兵叙利亚，宣布

成立“大叙利亚王国”，疆域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这也

成为叙利亚从 1976 年至 2005 年驻军黎巴嫩的“理由”之一。“大叙利亚王

国”是在英法等欧洲列强加紧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地并试图霸占中东的背景

下出现的，因此英法不能容忍这种局面。1920 年 4 月，英法等协约国聚会

意大利圣雷莫（Sanremo），
①
决定叙利亚和黎巴嫩由法国托管，巴勒斯坦由

英国托管。1920 年 7 月，法军占领大马士革，废黜费萨尔国王，开始对叙

利亚的托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被纳粹德国击败并占领，贝当

傀儡政府无力维持对叙利亚的殖民统治，1941 年 9 月，“自由法兰西军”总

司令加德鲁以反法西斯同盟国名义宣布叙独立及结束法“委任统治”，“自

由法兰西军”取代了维希法国（Vichy France）的对叙占领。1943 年 8 月，

叙利亚政府成立，舒克里·库阿特利（Shukri al-Quwatli）当选首任总统，

他要求法国撤军。1945 年，叙利亚加入联合国。1946 年 4 月 17 日，法军

撤出叙利亚，这一天也成为叙国庆节。法军撤离使叙获得真正独立，叙开

始成为阿拉伯大家庭的一员，并在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发挥重要作用。1956

                                                        
① 关于圣雷莫会议，参见“San Remo conference”，http://en.wikipedia.org/wiki/San_Remo_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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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并领导埃及人民抗击英、法、

以色列的联合侵略，被阿拉伯世界拥戴为民族英雄和领袖，引来叙军方部

分将领崇拜。1958 年 2 月，埃叙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

纳赛尔宣布解散叙一切政党，要求叙工商业实行国有化，推行对叙军的“彻

底整编”。这些举措是纳赛尔“实现阿拉伯民族统一”的初步尝试，叙政界

和军界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最终反对派占据上风。1961 年 9 月，叙部分

军官发动政变，夺取国家政权，宣布叙脱离阿联，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各政党恢复活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简称复兴党，Arab Socialist 

Ba'ath Party）上升为中坚力量，并扩展为跨国政党，在伊拉克、约旦、

黎巴嫩、也门、突尼斯和巴勒斯坦建立了分支机构。1963 年 2 月，复兴党

在伊拉克发动政变，夺取国家政权。同年 3 月，复兴党在叙利亚发动政变，

上台执政。1970 年 11 月，叙国防部长兼空军司令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在军队支持下发动“纠偏运动”，改组复兴党领导机构，接管国

家政权，从此开始了长达 42 年的家族统治（2000 年 6 月阿萨德次子巴沙尔

继任总统），直至今日。 

本文所涉及的叙利亚在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战略作用，与阿萨德家族

统治息息相关。概括而言，叙利亚战略作用主要表现为： 

（一）叙利亚是阿以冲突的重要一方，其战略选择和政策走向牵动阿

以之间的战与和。叙利亚在阿以冲突中的作用更多体现于阿萨德统治之后。

哈菲兹·阿萨德出生于拉塔基亚省卡尔达哈镇，其家族属什叶派阿拉维分

支。在逊尼派居经济、政治、宗教压倒优势的阿拉伯世界，阿萨德的宗教

血统显然对他实现政治抱负不利。于是，务实、灵活善变、投机钻营、借

重各类矛盾成为他的处世之道。阿萨德天资聪颖，能说会道，少年时代学

习成绩优良，青年时代加入复兴党，并于 1951 年当选为“全叙学联”主席。

他于 1952 年进入霍姆斯军事学院学习，后加入叙利亚空军，1955 年成为少

尉飞行员。1957—1958 年，他被派往前苏联受训，回国后成为阿联空军精

英飞行员，在埃及开罗郊外空军基地任中队长。他因赞成埃叙合并而在 1961

年回国后被叙空军开除。1963 年重返军队后，他积极参与复兴党政变筹备。

同年 3 月政变成功后，阿萨德从此平步青云。1966 年 2 月，阿萨德再度参

与复兴党少壮军人政变，出任国防部长兼空军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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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德认为，叙利亚是阿拉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对阿拉伯世界

的发展和前途命运承担“特殊责任”，并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之一”。

他曾批评一部分阿拉伯国家“因自私自利”而导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惨败。

作为叙国防部长兼空军司令，阿萨德参与指挥了 1967 年的“六·五战争”，

后来把战争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昏庸”和叙领导人萨勒

赫·贾迪德的“无能”。“六·五战争”使叙利亚戈兰高地被以色列占领，

直至今日。1973 年，阿萨德与埃及总统萨达特经过筹划，并与沙特、伊拉

克、黎巴嫩、约旦、巴解组织等方沟通，于 10 月 6 日发动以“雪耻”为目

的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该战于 10 月 22 日结束，以埃及、叙利亚为主要参

战方的阿拉伯国家未能收复西奈半岛、戈兰高地、东耶路撒冷、加沙地带

和约旦河西岸，且埃、叙两国军事力量大伤元气。阿萨德指责萨达特“指

挥失当”，造成叙军承担主要压力并蒙受重大损失，表示要继续联合阿拉伯

国家重整旗鼓、“收复失地”。 

第四次中东战争惨败，促使萨达特放弃武力收复失地的想法，转而谋

求政治解决。萨达特驱逐了全部前苏联军事顾问，缓和了埃美关系，主张

与以色列展开和平谈判。在美国总统卡特的调解斡旋下，1978 年 9 月埃以

签订《戴维营协议》，以色列承诺归还西奈半岛和分步骤实现巴勒斯坦“自

治”。阿萨德猛烈抨击萨达特“出卖阿拉伯世界”，叙利亚与利比亚、阿尔

及利亚、民主也门、巴解宣告成立“拒绝阵线”，宣示反对《戴维营协议》

及埃以媾和，拒绝通过和谈解决阿以争端，加强与前苏联合作，以抗衡美

国和以色列。在阿萨德游说下，阿盟开除埃及，阿盟总部由开罗迁往突尼

斯。 

埃以签订《戴维营协议》后，阿以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以色列的变化。

“拒绝阵线”的影响力日渐衰落。1990 年 8 月，萨达姆侵略并占领科威特，

引发 1991 年的海湾战争。阿萨德为除掉萨达姆这个对手，决定取悦美国和

沙特，遂派兵加入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海湾战争将萨达姆逐出科威特，

美英等国在伊拉克设立南、北两个禁飞区，并对伊拉克实施全面制裁。作

为对阿萨德的“奖赏”，美国默认叙利亚以武力剿灭黎巴嫩奥恩军政权，加

固了叙对黎控制。时值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东欧剧变，国际战略格局

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一超地位确立，阿萨德决定叙利亚参加马德里中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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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从 1991 年 12 月至 2000 年 3 月，叙以之间举行多轮会谈，阿萨德与克

林顿两度会晤，因叙以立场南辕北辙，谈判无果。2000 年 4 月，叙方以巴

以冲突升级为由，主动中断与以和谈。时至今日，叙以之间在国际法意义

上仍处于对敌状态。2000 年 7 月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后，为证明以色

列仍“侵占”黎领土，阿萨德之子巴沙尔（Bashar Hafez al-Assad，继位

总统）决定将“叙属以占”沙巴农场认定为黎领土。从阿以争端全局看，

叙以之间若不媾和，中东和平进程就难以全面突破。 

（二）叙利亚是阿拉伯世界地区强国，其纵横捭阖关乎阿拉伯世界的

分化组合。阿萨德及其子巴沙尔都是拥有远大抱负的阿拉伯政治家，父子

俩渴望阿拉伯世界能够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得到振兴，更渴望阿拉伯世界

实现“集体领导”，叙利亚成为这种领导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沙特凭借

其宗教影响和雄厚财力，自诩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及清真寺的守护者，

并仰仗伊斯兰会议组织（OIC）总部所在地的区位优势，被多数阿拉伯国家

认定为“宗教领导者”。事实上，沙特的宗教影响力正不断转化为政治领导

力、经济诱惑力和战略影响力。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大国、军事大

国、人口大国并依托自身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一直将这些因素不断转化

为调动大国关系及引导“战与和”走向的能力，自 1956 年收回苏伊士运河

并倡导不结盟运动以来，特别是在四次中东战争中担当“领导”，在巴以和

谈中担当斡旋者，因而与沙特并驾齐驱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虽然 2011

年经历“阿拉伯之春”，埃及经济和内政问题堆积如山，影响到地区行为能

力，但这只是阶段性现象。从总体和总趋势看，沙特、埃及在阿拉伯世界

的“领导地位”恐难有他国取代。尽管如此，自阿萨德掌权以来，叙利亚

一直是能够撬动阿拉伯世界分化组合的重要力量，先后表现为组建“拒绝

阵线”将埃及逐出阿盟，长期操控黎巴嫩局势牵制中东和平进程，策应美

国、沙特、埃及推翻萨达姆政权，与伊朗结盟，使阿拉伯世界难以结成遏

伊（朗）统一战线，目前又竭力争取伊拉克、黎巴嫩、也门、苏丹、突尼

斯、利比亚等国与沙特、埃及明争暗斗。 

（三）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叙利亚与伊朗结为战略同盟，有力牵制

了美国中东战略的推展。20 世纪 70 年代，阿萨德家族因教派、阿以战争“功

与过”、《戴维营协议》、黎巴嫩战乱等问题与多数阿拉伯国家产生矛盾，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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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孤立。最主要的刺激因素包括：什叶派阿拉维分支在叙利亚掌权引起沙

特等国不安；叙利亚将四次中东战争失败的责任归咎埃及，并脱离阿联，

造成埃叙不睦；叙利亚与伊拉克争夺阿拉伯复兴运动领导权致使彼此反目；

叙利亚独控黎巴嫩、恢复“大叙利亚”版图的努力引起大多数阿拉伯国家

警觉。为增加地缘政治筹码，在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老阿

萨德毅然决然地与伊朗结盟。其主要考虑是利用两伊矛盾（特别是 1980 年

爆发的两伊战争）削弱萨达姆政权，同时消除伊拉克复兴党对叙利亚复兴

党“阿拉伯民族领导地位”的挑战；借重伊朗巩固叙利亚对黎巴嫩的控制，

利用黎巴嫩战乱牵制中东和平进程和美国中东战略的推行，主要通过与伊

朗联手扶植真主党坐大，并与伊朗“抱团取暖”抵御美国压力；支持伊朗

输出“伊斯兰革命”，削弱沙特、埃及等国的地区影响力。 

 

二、推翻巴沙尔政权是美国引导中东变局的重要内容 

 

中东历来是美国全球战略重点之一，无论是冷战年代还是 21 世纪均如

此。多年来，美国中东战略目标具有稳定性，主要包括： 

（一）维护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避免因在此问题上的失误，冒犯美

国国内强大的犹太财团和利益集团。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犹太裔族群为美

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奠定作出了突出贡献。犹太裔族群无可争议地构成美国

知识界、商界、政界的精英阶层，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形成与制定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影响。对美国而言，以色列是制约阿拉伯世界崛起的重要力量，

维护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涉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遏制伊斯兰原

教旨主义势力坐大、打击恐怖主义和推动阿以（含巴以）之间实现和平。 

（二）控制中东石油资源、市场和战略通道，重点是海湾地区，以确

保美国对世界经济运行的主导力。多年来，美国一直努力构建 “中东大市

场”，并试图将其与欧盟倡导的“巴塞罗那进程”（即“环地中海经济圈”）

协调起来，但进展不顺，主要阻力来自阿以矛盾（含巴以、叙以争端）和

伊朗搅局。 

（三）对阿拉伯世界进行“民主改造”。这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曾推出“民主改造大中东计划”，主要依据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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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世界独裁政权成为域外“一党专制国家”的战略依托，成为“民主制

度在全球胜利”的障碍，须逐一拔除。叙利亚早就被美国列为“无赖国家”
①
之一，并认为叙与“邪恶轴心”

②
结为命运共同体。因此，叙利亚是美国

在中东推行“政权更迭”的必然对象。 

（四）遏制并更迭伊朗政权。伊朗自 1979 年 “伊斯兰革命”胜利以

来，内外政策发生彻底转变，由冷战时期美国和以色列的战略盟友，摇身

变为美以头号敌人。这就迫使美国中东战略增添一个重要目标：组建遏制

伊朗的地区联盟，并择机推翻伊朗政权。自里根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均认

为，伊朗是美国推展中东战略的最大障碍。叙利亚因与伊朗结为战略同盟，

故成为美国更迭伊朗政权须先扫清的“外围”。 

自 2011 年初开始，西亚北非地区一些国家爆发民众要求执政者下台的

街头运动，美欧及部分阿拉伯国家媒体将其描述为“阿拉伯之春”
③
，用以

类比 1968 年爆发的“布拉格之春”。1 月 14 日，执政 24 年的本·阿里迫于

内外压力流亡沙特。2 月 11 日，穆巴拉克在失去埃及武装部队支持后宣布

辞职并遭软禁。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权更迭，在整个西亚北非地区引发骨牌

效应。也门、巴林、阿曼、约旦、阿尔及利亚、黎巴嫩、伊拉克、苏丹、

毛里塔尼亚、摩洛哥、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陆续爆发规模不等

的反政府游行或集会。阿曼、约旦、巴林、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等国

出现政府改组。阿尔及利亚结束长达 19 年的紧急状态，允诺“给予民众充

分民主与自由”。
④
苏丹总统巴希尔宣布2015年任期届满后“不再谋求连任”。

①
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宣布“不再寻求第三个总理任期”。

②
 

                                                        
① 美国所认定的“无赖国家”包括叙利亚、古巴、利比亚（卡扎菲时期）、苏丹、伊拉

克（萨达姆时期）、津巴布韦、苏丹、阿富汗（塔利班执政时期）、缅甸（军政权时期）

等约十几个国家，“无赖国家”的主要“认定标准”有独裁专制、压制民主运动、践踏

人权、支持恐怖主义、非法获取或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参见“Rogue Sta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gue_state。 
② 美国所认定的“邪恶轴心”国家包括朝鲜、伊朗、伊拉克（萨达姆时期），参见“Axis
of Evil”，http://en.wikipedia.org/wiki/Axis_of_Evil。 
③ 关于“阿拉伯之春”的提法请参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Arab_Spring，或 “Arab 
Spring Splinters into Season of Stalemates Across Mideast,” http://www.washingtonpost.
com/world/middle-east/arab-spring-splinters-into-season-of-stalemates-across-mideast/2011/0
7/14/gIQAc2ivDI_story.html。 
④ 参见 “Algeria's State of Emergency is Officially Lifted,” Bloomberg L.P. 24 February 
2011,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1-02-24/algeria-s-state-of-emergency-is-offic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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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突尼斯、埃及政权更迭刺激，从 2011 年 3 月 15 日起，叙利亚大马

士革、阿勒颇、哈塞克、德拉、代尔祖尔、哈马、霍姆斯等主要城市相继

出现反政府示威，要求开展政治改革和保障人权。当局出动军警逮捕了 3000

多人。翌日，数万民众响应叙利亚女权主义者苏海尔·阿塔希（Suhair 

Atassi ）的号召，继续在上述城市游行。叙利亚内政部则对外国媒体吹风

说，各地出现了拥戴巴沙尔总统的游行。但是，巴沙尔总统对总理府、内

政部及地方官员应对举措及表态不满，先后撤换了总理、内政部长、德拉

省和哈马省省长，命令正规军动用坦克、装甲车和直升机镇压，允许特种

部队进入大马士革倭马亚清真寺抓捕游行示威活动的组织者。从 4 月上旬

至 6 月中旬，政府军先后平息了德拉、霍姆斯、吉斯尔舒古尔、哈马等城

市的反政府活动，基本控制了局势。中东媒体报道，约有几百人死亡，几

千人受伤。西方媒体报道的死伤数字则更大。
③
叙官方声明抨击外媒夸大了

死伤数字。在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被镇压下去后，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

库尔德人、德鲁兹人在北部地区与政府军展开了游击战，使政府派出的军

警蒙受一些伤亡，促使政府方面加大清剿力度，并将军事行动定性为“打

击恐怖分子”。政府方面的军事行动造成大量民众越境逃生至土耳其、约旦、

黎巴嫩等国。截至 2012 年 9 月，逃往约旦、黎巴嫩、土耳其的叙难民超过

25 万。其中，土耳其境内的叙难民约 10 万人。 

在主要以军事手段稳定局势的同时，巴沙尔总统为应对内外压力，也

采取了一些怀柔措施，包括取消“紧急状态法”、颁布大赦令、批评军队“反

应过度”、承诺开展政治改革等，但主要反对派并不领情。在上述背景下，

                                                                                                                                  
-lifted.html, Retrieved 25 February 2011, 或 “Algeria Repeals Emergency Law–Middle 
East,” Al Jazeera English, http://english.aljazeera.net/news/middleeast/2011/02/201122368
6267301.html, Retrieved 23 February 2011。 
① 参见 “Sudan’s Bashir will not Stand in Next Election: Party Official,” AFP, 21 February 
2011,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frica-12521427。 
② 参见 “Iraqi Prime Minister won't Run for Third Term,” MSNBC, 5 February 2001, 
http://www.msnbc.msn.com/id/41437551/ns/world_news-mideastn_africa/。 
③ 参见“Syrian Forces Open Fire at Protesters’ Funerals”，http://www.nytimes.com/2011/0
4/24/world/middleeast/24syria.html 或“More Syrians Are Missing, Hinting at a Wider Cr
ackdown”，http://www.nytimes.com/2011/04/25/world/middleeast/25syria.html 以及“Protests
Across Syria Despite Military Presence”，http://www.nytimes.com/2011/05/07/world/middl
eeast/07syri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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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不断施加影响，冀望以压促变。奥巴马多次指责巴沙尔总统“镇压民

主运动”。欧盟及英、法、意等国领导人予以呼应。4 月 29 日，奥巴马以侵

犯人权为由宣布美国对包括巴沙尔总统在内的一批叙利亚高官实施制裁并

冻结他们的资产。欧盟宣布了相同内容的制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

谴责叙利亚的 15 国提案。5 月 20 日，奥巴马公然要求巴沙尔总统辞职。7

月 11 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巴沙尔已失去执政合法性，美国已经在

考虑叙利亚进入后巴沙尔时代的可能性。
①
 

推翻巴沙尔政权同时符合沙特、土耳其等国的利益，因此在叙利亚动

乱伊始，沙特、土耳其、阿联酋等国便积极推波助澜，大力扶植叙利亚反

对派，包括提供大量资金。埃及在推翻穆巴拉克、基本完成政治过渡后，

也加入了“倒巴沙尔”的地区联盟。在沙特、埃及等国推动下，阿盟数次

通过谴责巴沙尔“镇压平民”、“制造人道主义危机”的决议，直至终止叙

利亚的成员国资格，并启动对叙经济和外交制裁。 

这些国际和地区气候对叙利亚反对派形成巨大鼓舞，坚定了它们依靠

外部支持“倒巴沙尔”的信心。2011 年 7 月，以里亚德上校（Riyad al-Asad）

为首的一批哗变官兵组建“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拉开了

叙利亚内战的序幕。“叙利亚自由军”总部设在土耳其境内，在难民营内招

兵，开展军事训练，并依托土叙边界向叙境内渗透。从 2011 年 8 月至 12

月，“叙利亚自由军”由几百人扩展到两万人，截至 2012 年 10 月，其规模

已接近 5 万人，具备了在阿勒颇、霍姆斯等地展开争夺战和在首都大马士

革从事袭扰战的能力。“叙利亚自由军”得到美国的政治支持，得到沙特、

阿联酋等海合会国家的雄厚资金支持，得到法、英、土耳其的武器装备和

人员培训支持，故日益壮大，战斗力越来越强。“叙利亚自由军”的主要构

成包括政府军变节官兵、“穆兄会”激进成员、越狱逃犯、失业青年、流氓

地痞、对社会不满且要报复的人员等。“叙利亚自由军”成立后，“基地”

组织新掌门人扎瓦赫里发布宗教敕令（Fatwa），号召阿富汗、巴基斯坦、

克什米尔、车臣、伊拉克、阿拉伯半岛、马格里布等地的追随者们前往叙

                                                        
① 参见“美国加大对叙利亚政府施压”，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7/13/c_12

16616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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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开展圣战”，推翻巴沙尔政权，原因是巴沙尔政权违背伊斯兰教义，

长期实行世俗统治，腐蚀了穆斯林的灵魂，理应受到真主惩罚。鉴于巴沙

尔统治摇摇欲坠，故可将其推翻。为响应扎瓦赫里的号召，许多“基地”

组织武装分子进入叙利亚，他们骁勇善战，令“叙利亚自由军”刮目相看，

部分“基地”组织成员还渗入到“叙利亚自由军”，企图日后对其进行“伊

斯兰改造”。除“基地”组织外，西亚北非的其他武装组织也派人进入叙利

亚。例如 2012 年初，约有 600 名“利比亚国民解放军”武装人员经土耳其

入境，约 50 名埃及“赎罪与迁徙者组织”西奈半岛分支武装人员经黎巴嫩

进入叙利亚。他们中的部分人在与叙政府军交战中被俘，直接印证了“外

国武装人员参与叙内战”的事实。 

为实现低成本、短时间推翻巴沙尔政权的目标，美欧及沙特、土耳其、

阿联酋等国曾推动安南出任联合国和阿盟“双特使”，斡旋叙利亚危机，尝

试复制“也门模式”，
①
但因巴沙尔不放弃权力且政府军与“叙利亚自由军”

交战升级，故转而全力支持反政府武装，冀望以武力推翻巴沙尔。2012 年

7 月 9 日，安南承认斡旋失败，8 月 2日宣布辞去特使职务。在俄罗斯、中

国等国的强烈主张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与阿盟秘书长阿拉比磋商后，

任命阿尔及利亚前外长卜拉希米接替安南。卜拉希米于 9月 13 日访叙，与

巴沙尔和叙外长穆阿利姆会谈，希望促成叙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间实现停

火。巴沙尔强调，政府军是在“打击恐怖分子”，希望联合国和阿盟站在公

正立场上，制止一些国家向恐怖组织提供援助。巴沙尔还表示，叙政府愿

与主张以和平方式呼吁政治改革的派别展开对话。2012 年 10 月初以来，叙

土边界不断发生叙境内迫击炮弹落入土境事件，土军予以还击，并向土叙

边界大量增兵。继而发生土耳其空军拦截并迫降叙客机事件，土叙双方先

后宣布禁止对方客机飞越领空。土叙紧张关系骤然升温，土总理埃尔多安

和土军总参谋长均扬言将视情对叙采取军事行动。美、法、英、沙特、阿

联酋等国表示支持土耳其。为使局势降温，卜拉希米先后出访土耳其、伊

朗、法国、沙特、埃及，呼吁各方推动叙危机的和平解决。除得到伊朗积

                                                        
① “也门模式”指的是也门总统萨利赫在西方强大压力和沙特等国“规劝”下，最终将

权力和平移交副总统哈迪，萨利赫及家人获得“赦免”，承诺“不再涉足政治”，“安度

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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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回应外，其余各国对卜拉希米的呼吁虚与委蛇。美国通过“倒巴沙尔”

的努力，进一步加固了与沙特、土耳其、埃及、阿联酋等地区盟友的关系。

美国推动叙利亚政权更迭决心早定，不会更改，且对以和平谈判方式达成

妥协不感兴趣。 

目前，巴沙尔政权在伊朗的慷慨支持下，包括资金和军事顾问援助，

重新将斗争重心转向对包括“叙利亚自由军”在内的反政府武装的全力清

剿，政府军在阿勒颇、霍姆斯等地已经掌控战场主动权。反政府武装规模

虽继续扩大，但山头林立，缺乏统一指挥与协同，从总态势看仍不是政府

军的对手。但反政府武装藏匿暗处，分散游击，战术灵活，具有较强的生

存能力，政府军也难以剿灭它们。叙利亚内战正在继续进行。 

 

三、巴沙尔政权终将被推翻，叙利亚将陷入长期动乱 

 

在有限的政治改革措施无法化解反对派“倒巴沙尔”和西方干预的情

况下，巴沙尔政权将主要依靠国家强力和伊朗支持来维系统治。通过长期

经营，叙利亚建立起了复兴党控制下的警察、安全部队、情报搜集、反间

谍体系和约 40 万人的常备军，装备前苏联、伊朗和朝鲜武器系统。叙安全

部队和正规军武器系统与北约装备相比虽有差距，但由于部队训练有素，

与包括“叙利亚自由军”在内的反政府武装相比，仍居压倒性优势。在北

约国家和美国地区盟友不直接进行武力干预的情况下，叙政府军尚有较强

的控局能力，可保障巴沙尔不被推翻。 

对于这一形势，美国及法、英、土耳其等北约国家心知肚明。如需对

叙利亚进行武力干预，也必须由美国出面担任政治和外交“领导”，法、英、

土耳其等冲在一线具体实施干预，变相复制“利比亚模式”。
①
无奈奥巴马

正忙于大选，顾不上将军事干预叙利亚一事提上日程。在此情况下，法、

                                                        
① “利比亚模式”指的是美国充当“倒卡扎菲”的政治和外交领导，军事上“退居二线”，

只提供情报、预警、海上封锁、空中加油、后勤保障等支持，而由法、英等国实施空袭，

并派出地面特种部队，负责指导反政府武装作战，主要通过空袭改变战场力量对比，最

终使反政府武装的实力和战力超越政府军，从而攻占首都和各战略要点，击毙卡扎菲，

实现政权更迭。“利比亚模式”的特点是：美国及法、英等国不投入地面部队，无人员

伤亡，不触发国内反战浪潮，经济和军事成本小，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实现“政权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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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土耳其等国不能抛开美国提前进行军事干预，只能等待美国大选尘埃

落定。目前，法、英、土耳其、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埃及等国所能做

的仍局限于扶植伊斯坦布尔、开罗两地的叙利亚政治反对派，继续在舆论

上对巴沙尔政权进行“妖魔化”，继续向“叙利亚自由军”等反政府武装提

供资金、武器和人员培训支持，鼓励反政府武装在阿勒颇、霍姆斯等地采

取更大规模的伏击和偷袭行动，以壮声势和动摇政府方面的军心民气。 

美国大选结束后，无论奥巴马蝉联总统，还是罗姆尼入主白宫，对叙

利亚军事干预一事都将提上日程，主要动因有： 

（一）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都认定，伊朗将在 2013 年上半年搞出核

武器，必须加以阻止，办法是在伊朗跨过“核门槛”前将其核设施摧毁。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希望与美联手干，并扬言如美不干，以色列将“单

干”。对伊朗核设施动武事关重大，美须在更迭巴沙尔政权后才能将动武矛

头指向伊朗。在巴沙尔未被推翻前，美国须压以色列“克制”，并领导盟国

加速推翻巴沙尔。 

（二）美国希望通过推翻巴沙尔政权，确保以色列的北部安全。受美

国政府委托，美国和平研究所已于 2012 年 7 月出台“翌日计划”（“The Day 

After” Project），
①
主张加快叙利亚“民主过渡”。报告建议，“后巴沙尔

时期”的叙利亚政府必须是“民主且对以色列无敌意的政府”，“不再要求

以武力收复戈兰高地”，“奉行与西方民主自由世界充分合作的政策”。因此，

更迭巴沙尔政权，可同时讨好以色列和美国内强大的犹太势力，这对民主、

共和两党领导人都是必修功课。 

（三）土耳其、沙特、埃及、约旦等地区盟友已经承受不起叙利亚问

题久拖不决。土耳其已接收 10 万难民，经济上不堪重负，加之叙利亚危机

刺激土叙两国的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联合，威胁土耳其东南部地区稳定，

这是土急欲更迭巴沙尔政权的原因，并急盼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约旦国

小且财力有限，在国际金融危机和西亚北非动荡的双重冲击下，经济十分

困难，旅游业萎靡不振，青年失业率达 14%，民众不满日增，而接收 8万叙

难民更是雪上加霜。约旦王室惧怕西亚北非动荡祸水殃及自身，呼吁美国

                                                        
① 有关“翌日计划”细节，参见 http://www.usip.org/publications/the-day-after-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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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叙利亚问题”，并警告美国，一旦哈希姆王朝被推翻，伊斯兰原教旨

主义势力将上台，约以和平条约将会被废止。埃及希望尽快“倒巴沙尔”，

以清除对手，提升自身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沙特敦促美国主导叙利亚“政

治转型”，以便阿拉伯世界“各利益攸关方”腾出手来应对伊朗威胁。对于

地区盟友的呼吁及困难处境，美国不能置之不理，否则美国中东战略调整

无法推展。 

（四）包括奥巴马、希拉里在内的美国政要多次信誓旦旦要“推翻巴

沙尔政权”，如不能兑现，既有损美国颜面，又将失信于西方和中东地区盟

友，故美国须树立言行一致的形象。希拉里已扬言，美国说到做到。 

从叙利亚危机发展趋势看，巴沙尔政权终将被推翻。原因在于：一是

叙利亚与美欧及地区反叙国家间力量对比悬殊，虽获伊朗支持，但难以扭

转力量对比严重失衡态势。二是叙在世界和中东地区空前孤立，外部形象

已被彻底损毁，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的人心向背局面极为不利。尽管美欧

及部分阿拉伯国家向安理会三次提交涉叙问题决议遭中俄否决，但这些国

家在联大两度推出涉叙决议，获高票通过，间接占领了推动叙政权更迭的

“道义高地”。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赖斯称，一百多个国家都认为巴沙尔政

权践踏人权、屠杀平民、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已经丧失执政合法性，说明

推翻这样的政权“顺应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下一步，美欧及部分阿拉

伯国家可能再次向安理会提交涉叙决议，也可能再次遭否。在这种情况下，

联大涉叙决议将成为军事干预的“道义通行证”。三是巴沙尔当局逐渐丧失

凝聚力，军警宪特部门“反水”人员已逾 2 万，20 多名将军、300 多名校

级军官加入反政府势力，包括总理、驻外大使在内的高官陆续叛逃，这些

事件严重冲击民众对当局能否维持统治的信心。四是与利比亚相比，叙利

亚幅员狭小，一旦外部军事干预开始，战场力量对比将迅速改变。多轮空

袭过后，叙空军、防空系统、雷达站可能瘫痪，大部分坦克、火炮、装甲

车可能被摧毁或被迫隐蔽，无法对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持。相反，反政府

武装的重武器会增多，队伍会迅速扩展，并展开对首都和巴沙尔家乡的进

攻，直至俘获或击毙巴沙尔，改朝换代。欧美及中东地区舆论普遍估计，

在外部军事介入的情况下，叙利亚“政权更迭”的时间跨度要比利比亚“倒

卡扎菲”耗时短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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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沙尔政权被推翻，并不意味着叙利亚和平、民主、经济可持续发展

及百姓福祉的实现，而是拉开了更大动乱的序幕，甚至是更加惨烈的战乱，

主要动乱因素包括： 

（一）新政权将遭遇阿拉维派（Alawis）的武装反抗。巴沙尔被推翻

后，作为其家族统治基础的阿拉维派将丧失对国家权力和资源分配的掌控

地位，沦为弱势群体。不仅如此，在阿萨德家族 42 年的专制统治中，政府、

军队、复兴党、警察、特务机关、法院、监狱由阿拉维派控制，权贵和精

英阶层的主体为阿拉维派，大量官员成为既得利益者，许多人被反对派认

定“有血债”，势必遭到“彻底清算”。根据叙主要反对派“叙利亚全国委

员会（SNC）”的施政纲领，包括“穆兄会”在内的主要反对派都将在未来

权力架构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穆兄会”代表逊尼派穆斯林的利益，是阿

萨德家族和阿拉维权贵和精英阶层的死敌，强烈主张“彻底清算”。叙利亚

内战爆发以来，“穆兄会”在声讨巴沙尔“罪行”的檄文中，多次提及 1982

年 2 月的“哈马惨案”，
①
约 2 万 5 千名“穆兄会”成员及家属被政府军杀

戮，哈马城几乎被叙军炮火夷为平地。而阿拉维派则不会甘心于巴沙尔政

权被推翻和被“彻底清算”，将选择与新政府展开武装斗争，重新夺权。 

（二）伊朗不会坐视伊叙战略同盟被摧毁，势必要动用一切手段，将

美国“民主改造叙利亚的硕果”变为“苦果”。其主要途径包括：支持阿拉

维派以武力反抗新政府，提供资金和武器援助；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

秘密进入叙利亚，与阿拉维派并肩作战；策动黎巴嫩真主党介入叙利亚战

乱。近几个月来，中东和欧美媒体陆续出现真主党武装与叙政府军协同作

战的报道。
②
除地缘战略考量外，伊朗力挺阿拉维派还源自宗教情结。阿拉

维教义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重要分支，与伊朗什叶派同属“十二伊玛目”

分支，伊朗于 2012 年 8 月宣布的“抵抗轴心”
③
就包括阿拉维派和黎巴嫩

真主党。 

                                                        
① 关于“哈马惨案”，参见“Hama Massacre”，http://en.wikipedia.org/wiki/Hama_massacre。 
② 关于真主党介入叙利亚内战的报道，参见 http://www.csmonitor.com/World/Middle-East
/2012/1015/Accusations-mount-of-Hezbollah-fighting-in-Syria。 
③ 关于“抵抗轴心”，参见 “Iran: We’re in ‘axis of resistance’ with Syria,”CBS News，
www.cbsnews.com/8301-202_162-57488169，以及 “Iran: Syria Part of ‘axis of resistance’,” 
CNN.com，www.cnn.com/2012/08/07/world/meast/syria-unres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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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地”组织搅局。为响应扎瓦赫里的号召，世界各地的“基地”

组织成员分别从黎叙、土叙、约叙、伊（拉克）叙边界渗入叙利亚，或加

入“叙利亚自由军”，或各自为战。扎瓦赫里指责巴沙尔政权推行世俗化统

治，“玷污伊斯兰教”，呼吁伊斯兰圣战者在推翻巴沙尔的同时，向广大民

众“传播真正的伊斯兰教”，在“后巴沙尔时期”抵制任何维系世俗化的政

治转型，积极投身伊斯兰社会的建设，用《古兰经》改造叙利亚。由于“基

地”组织武装分子不但表现出顽强的战斗意志，且伊斯兰教义功底深厚，

使得其他渗入叙利亚的原教旨主义武装团伙纷纷与“基地”组织叙利亚分

支建立联系，并协调作战行动，比较知名的组织包括纳斯努拉阵线（The Al 

Nusrah Front）
①
、伊斯兰晨礼（Fajr al-Islam）、阿卜杜拉·阿扎姆旅

（Abdullah Azzam Brigade）等。其中，从 2012 年 1 月至 9 月发生的 34

起恐怖爆炸案中，纳斯努拉阵线就搞了 27 起，袭击目标包括阿布·卡迈勒

军用机场、大马士革哈拉斯塔（Harasta）空军情报局、叙军总参谋部大楼

等。从以上情况看，“基地”组织已经在叙利亚扎根，不会轻易撤出。 

（四）各路反对派因争权夺利发生火并的可能性存在。在分享国家权

力和经济资源问题上，不但政治反对派之间存在龃龉，政治反对派与武装

反对派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政治反对派之间的纷争主要在国内反对派、

流亡土耳其反对派和流亡开罗反对派之间展开，总部在伊斯坦布尔的“叙

利亚全国委员会”占据优势，因为该组织得到美、英、法、土的支持。政

治反对派与武装反对派之间的矛盾主要在“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与“叙利

亚自由军”之间爆发。前者自诩“由高水平政治家和经济专家组成”，有能

力担当领导叙利亚实现民主过渡和经济重建的使命。后者标榜“江山是靠

枪杆子和流血牺牲打出来的”，而不是“靠嘴皮子吹出来的”，主张国家权

力和经济资源分配应根据“倒巴沙尔”的贡献大小来决定。一旦未来的权

力分配方案难以满足“叙利亚自由军”的主政要求，政变或各派武装割据

的可能性就无法排除。 

 

                                                        
① 参见 Bill Roggio, “Al Nusrah Front Seizes Syrian Base in Joint Operation with Free
Syrian Army,” October 12, 2012，http://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12/10/al_nusr
ah_front_seiz.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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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East Asia’s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future with 
the discussion of China’s leadership function in this model. The 
“Multi-Leadership” means a leadership model based on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t stresses to divides the issues, subjects and cooperation fields 
functionally , and then set up a set of institution system in every subject and field 
led by a leader that possess special capabilities in this field according to its own 
specialty. The final purpose of this leadership model is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ion 
of different leaders in every cooperation field and achieve good governance in a 
region. As the core member in East Asia, China not only should but also must 
provide powerful leadership for the realization of “Multi-Leadership”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s China a Revisionist State？ 
YUAN Weihua 
China’s rapid ascent as a great power raises the worries of China as a revisionist 
state. But,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rising state is revisionist state, and the 
hegemony is status quo state is very suspicious. From following four perspectives: 
Are they content with exis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y order? Do they 
employ military means to resolve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re they tit for tat for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expenditure? Are they ideology confronting each other? 
By contrasting the international behaviors of the China and the U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both the China and the US are status quo states, although they 
have complaints.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nd the New Features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Libya Crisis as a Case Study 
WANG Shuming    
NATO’s intervention on Libyan crisis made a bad preceden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it made a ‘regime change’ under the banner of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intervention abused the norm of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nd the 
1973 resolution, and abused the authority of U.N. Security Council as well. 
Unbal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system, and the defects in the norm by 
itself, gave its implementation a mark of power politics. The emerging norm of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conformed to America’s deep-rooted culture of 
interventionism, as well as its desire to reduce the risk and cost in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It provides new ways and means for U.S. intervention, and makes it 
some new features. For responsible international actor, how to avoid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educing into a ‘dangerous duty’ has become a kind of 
difficult problem.   
 
Syrian Crisis and Outlook 
DONG Manyuan 
Syria, an important countr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Arab world, has been 
holding high the anti-Israel and anti-America banner, forged a strategic alliance 
with Iran, at odds with Egypt, Saudi Arabia and Turkey, the big powers in the 
region, committed to scrambling for the leadership in the Arab world, and plays 
a unique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region. The Syrian crisis at present constitutes a 
part of the West Asian and North African turmoils, which will exert an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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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Arab world, and the posture of the extra-regional power game in the region. It is 
an established goal of America to topple the Bashar regime, likely to become true, 
though the turmoil in Syria will perpetuate.  
 
U.S. Predicament in Afghanistan  
LI Jianbo and CUI Jianshu 
The U.S. war in Afghanistan has been the longest one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procrastination of the war is mainly due to the complicated geography and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Afghanistan, the slowing process of the Afghan 
political rebuilding and the growing criticisms home and abroad on 
“counter-terrorism”.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re is no panacea for 
America to cope with its predicament in Afghanistan. What it can do in 
Afghanistan is no more than preventing Taliban from retaking office. 
 
India and the Cooperation Council for the Arab States of the Gulf: Military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LI Yibo 
Since India set forth “looking west” policy in 2005, military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the Cooperation Council for the Arab States of 
the Gulf (GCC) has been growing and so has India’s military influence in the 
Gulf region. Given the complex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the region and 
India’s own clout, limited, however, the cooperation is multifariously constrained. 
In light of this new change, China should work on a reasonable and objective 
judgment on the situation and prepared to maintain and expand its own interest 
in the region. 
 
Evolution of the EU’s Innovation Policies and the Future Trend   
ZHANG Yingho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 s Innovation Policies, their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heories. Recently EU has suffered the pressure of 
other countries’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Euro Debt crisis. However, EU and its 
main members have recognized the problem and developed a comprehensive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policies, including “Europe 2020: A Strategy for Smart,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 and “Europe 2020 Flagship Initiative: 
Innovation Union”,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smart,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 in the future.     
 


